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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曾言：“两希文明自始至终都是文明正统和主干，自古以来囊括绝大部分宗教哲学科学成就绝非偶然。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面对同时代的两希文明，犹如朝鲜面对中国。近代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的嫡系正宗，绝不是鸦片战争或哥伦布的产物。”本篇为2014年7月18日，阿姨在天津师范大学演讲的整理稿。话题正是重要的希伯来文明，全文通畅好读，本篇共计5000字。感谢鸭鸭录音、kokoni文字整理。
希伯莱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最核心的文明中的一条主线，我们把它叫做两希文明，从公元前六千年肥沃新月地带起源的一个文明。现在的西方欧洲实际上是这个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希伯莱思想是一个贯通古今的一条主线，虽然它像是黄河这样的巨大的河流这样，有时候它会流入地下，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流出地面，始终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 
    我们再回顾一下希伯莱（民族）的历史，希伯莱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部族共和制度，后来演变为君主制，从这一点讲，希伯莱部族没有什么特殊的，因为人类大部分部族在它刚起源的时候都是一种类似长老共和制的起源，后来随着战争的压力，才慢慢演变成君主制的。这一点并不奇怪，你比如印度古代，释迦时代的贵族共和，或者苏美尔早期的历史上，基本都是这种村落的或者部落的共和政体。在这些政体中，长老和勇士掌握了大部分政权。一般的村民或是部落民只起到很次要的作用。但是长老和勇士和其他部落民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经常相互交换地位，所以说这是一种原始共和的初成。但是希伯莱的共和主义自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就体现在它的一神教性质上面。 
    犹太人在古代世界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民族。尽管自己实力并不是很强，但始终鄙视他们周围所有的民族，这一点也有它的理由，照现在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一个法治的民族，或者是一个神权共和国的民族。他们的法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圣约，是神圣的契约，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更具体的区别是，中东或者其他地方信奉多神教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很明显的特点是他们实行人治，由君主强人进行统治，君主个人的意志就相当于法律。他们实行的多神教也是非常华丽的，有复杂的神和体系，其中的神，各种各样的神或半神，跟人类中的英雄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都最熟悉希腊神话，像赫拉克利斯这样的英雄，将来可以变成半神。宙斯那样真正的神，他们的行为也是贪财好色，动不动到人间去偷情什么的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印度古代的诸神因陀罗之类的也往往会跟凡人恋爱或者到凡间的村落中走动。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这些神也是屠龙杀野猪这样跟人类的英雄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庙宇祭仪里都有华丽的史诗和战利像故事一样华丽。 
    但是你看犹太人的庙宇，除了圣经和约柜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极端朴素，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不以真身见人，凡人见到耶和华是必死无疑——神学家有个解释认为是因为耶和华走的是正义之路，所以如果你面见耶和华说明你是逆着神的正义之路走的，也就是说你走的是罪恶之路，只有你是走在罪恶之路的人，才能面对面的看到耶和华。凡是走正义之路追随耶和华的人，那就是跟着耶和华背后走的，所以你只能见到耶和华的背影见不到耶和华的面——当然这个解释可能是后来才产生的。当时的人最看重的是耶和华是没有圣像的，没有圣像没有装饰没有一切华丽的东西。犹太教的圣殿是极度朴素的。没有圣像的神，这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罕见非常特殊的现象。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圣约是绝对真实的跟其他的假神不一样，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人类自然而然产生多神的时候，总而言之是根据自己的英雄形象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最能蛊惑人心或者说吸引信众的东西就是这个被抬出来的英雄圣像，而犹太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全部排除出去。 
我们注意后世就可以发现，天主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大积极的。而最坚持最维护这一点的就是清教和伊斯兰教。他们格外强调这一点，（新教）谴责天主教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通过圣像崇拜，部分的复活了偶像崇拜的许多特征，而偶像崇拜恰好是万恶之源。耶和华之所以诛灭了迦南或者其他民族，关键就是他们搞偶像崇拜和淫乱。犹太人所谓的淫乱并不一定是指现在开Party的那种淫乱，可能就是指的敬神不够庄严肃穆，不够朴素。后来新教在这方面继承的非常彻底，苏格兰的长老会在清洗圣安德鲁斯大教堂的时候，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像是把衣服上的C字涂掉把衣服洗干净一样，把这个大教堂给洗的干干净净。他们的洗干净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的什么袈裟啦，法袍啦，华丽的绣幔啦，尤其是各式各样的圣像和圣徒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洗掉之后，才是上帝真正的家。这就是犹太古代在士师时代，也就是摩西的徒弟，撒母耳、以利这些人执政时期的情况。这段历史大致上记载在圣经的《士师记》里面。士师这个词的意义相当于神学家和法官。这个体制在后来犹太人政体里也有所呈现，也就是犹太人是一种由律法学者统治的民族，律法学者不是像君主一样世袭的，而是通过研究经学和神学的造诣突出以后，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民众的领袖了，这在军事贵族统治的古代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这一系列特殊的现象也就使犹太人感到一种特殊的自豪，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救赎的保证。因为先祖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立的约就是保证他的子孙得到救赎。这一点是其他的非选民所得不到的。选民的真正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被真神耶和华所拣选的。他们能够实行长老共和制，这本身就是他们优越性的体现。长老共和制的核心是律法治人。律法是神圣的，是耶和华制定的，这跟人的契约不一样。因为人的本性是腐败而软弱的，因此人的契约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只有真神为人类定的契约才是唯一的正义的道路。至于东方多神教君主制搞的那些都是纯粹的人治的。根据君主个人和武断的意志。他们的意志通常受到妃嫔和宠臣的影响因此是一点也靠不住的。 
    但是犹太人还是面临着君主制压力，主要原因还是跟古代世界一样就是战争。像撒母耳在吉甲（立扫罗为王）就是这个因素。如果我们从纯粹历史主义角度来看，这反映的就是祭司集团和军事贵族集团的矛盾。撒母耳（在立王之前）警告过犹太人，你们不要想着像东方国家一样立王，他们那些都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立了王会有什么样的坏处？那些王就要拿走你们十分之一的产品，你们的田地他们要拿，你们最好的物产他们要拿，你们的儿子要为他们服劳役，你们的女儿要受他们的侮辱。他们周围国家这些王所做的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难道愿意像他们一样吗？ 

    原文：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但是犹太人不干，说我们还是要立王。因为在这之前，犹太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已经打了好多次败仗了，士师以利的儿子就死在这个上面，神圣的约柜也被他们抢去了，他们觉得非要搞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首领他们才能打胜仗。后来他们果然在大卫的家族领导下打了胜仗，消灭了非利士人（居住在迦南南部海岸的古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撒母耳的预言也应验了，大卫和所罗门家族荒淫无道，引进了许多外国的妃嫔，实行后宫制度，把多神教引进以色列内部，同时他们也开始横征暴敛，强暴以色列的国民。像最贤明的君王大卫，就为了贪图部下的妻子而枉法杀人，受到先知拿单的谴责。
原文：
耶和華差遣拿單去見大衛。拿單到了大衛那裡，對他說：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一個是富戶，一個是窮人。
    富戶有許多牛群羊群；
    窮人除了所買來養活的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在他家裡和他兒女一同長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懷中，在他看來如同女兒一樣。
    有一客人來到這富戶家裡；富戶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隻預備給客人吃，卻取了那窮人的羊羔，預備給客人吃。
    大衛就甚惱怒那人，對拿單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人該死！
    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為他行這事，沒有憐恤的心。
    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膏  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脫離掃羅的手。
    我將你主人的家業賜給你，將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懷裡，又將以色列和猶大家賜給你；你若還以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賜給你。
    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捫人的刀殺害赫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
    你既藐視我，娶了赫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  你的妃嬪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與他們同寢。
    你在暗中行這事，我卻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你。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
    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拿單就回家去了。耶和華擊打烏利亞妻給大衛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旧约·撒母耳记下12:1-15》）

　　后期以色列历史中，就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来自民间的先知拿着古代的律法书谴责国王，就像先知谴责大卫王一样，他说你的行为不符合耶和华定下的律法，这是我们以色列人倒霉的根本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以利亚先知（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他按照上帝的旨意警告犹太人），他在犹太人行将灭亡的时候不断发出这一类的报丧性质的警告，理由都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先祖律法，没有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变得跟多神教徒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要利用亚述人或者利用巴比伦人来毁灭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最后犹太人终于亡国，被虏到巴比伦。波斯帝国解放他们，允许他们回来，然后这一次他们就摒弃了国王，就直接进入所谓第二共和时代。第二共和时代在长老会议的领导之下重建了所罗门的圣殿。然后随着罗马人势力东渐，罗马人给他们安置了傀儡国王，最后把他们全部消灭了。但是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保留了他们类似评议会制度的那种长老共和制度。其核心就是在于对律法的绝对信仰和坚守，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恐怕犹太人会是像其他被亚述人灭亡的各个小民族一样，也就渐渐同化消失了。
因为犹太人有这么多特殊之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被其他民族同化，律法就是犹太人的生命，圣约就是犹太人最基本的法律和宪法，律法学家就是他们的宪法解释者。因为神学是根本，政治只是枝叶。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耶和华所要求的那样，走正义的道路，那么法律是不必要的，根本不会发生冲突，政府、君主、长老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这些东西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犯罪的缘故。爱犯罪就会有事端，有事端才不得不有世俗的律法来管着他们。所以从根本上讲，律法是关于罪恶的科学，没有罪恶就没有律法。因此神学是根本，政治只是神学的一个附属品，跟神学是没有办法区别的，神圣的契约——圣约本身就是至高的宪法和基本法。其他一切世俗的法律都是神圣律法的一个派生物。
所以按照我们课文那套方法来解释的话，犹太人的高级法观念就是圣约，而他们的宪法解释者就是律法学家，包括法利赛人和犹太评议会的那些长老。而世俗法律是比较低级的法律，像地方性法律一样，它们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必须得追溯到圣约。而犹太人流散到欧洲各地之后，他们在欧洲各个君主之下建立了隔离区或者保护区之类的，在内部等于是个小型政治共同体，其实也是以不同形式被律法学家所统治的。在东欧这些人往往被叫做拉比，也就是本民族学有所成的教法学家，他统治本民族，代表本民族跟统治他们的外邦人，比如波兰国王之类的进行交涉。像斯宾诺莎所在的那些荷兰的犹太人社区就等于是个治外法权保护它的一个小共和国，实行自己的特殊体制。
使徒时代的犹太人把他们的许多传统传给了早期基督教徒。早期基督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长老领导的共同体。在文明的黑暗时代来临后，基督教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种子银行一样的东西，在黑暗时代来临时把许多暂时用不上的文明的财宝都以压缩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作为种子，希望等到黑暗时代过去可以重新拿出来，他们保留了很多遗产，最主要的是两希遗产，希腊遗产柏拉图哲学之类的，犹太人希伯莱律法的遗产，还有罗马法的遗产。这些东西都包裹在天主教会的传统之中。但是暂时是还无法展开的。黑暗时代的西方世界暂时笼罩在日耳曼蛮族和他们的习惯法的组织之下。但是教会正慢慢翻身，通过把罗马法和希伯莱律法的成分拿出来重新一点点展开。可以说欧洲历史从11世纪以后就等于是天主教会一步一步把它从古典时代带来的遗产——罗马法遗产、希伯莱遗产重新展开的过程。这个展开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跟日耳曼封建法传统有一定冲突，同时这两种传统也是有内部冲突的。
所以可以说，文艺复兴是希腊传统的复兴，而新教改革是希伯来传统的复兴，这两者有明显的敌对性，因为希腊传统在希伯来传统看来，是明显的偶像崇拜。天主教历史上因为圣像迫害或圣像崇拜之间曾经打过许多危险的宗教战争。伊索里亚的利奥三世（约675-741，717年建立伊苏里亚王朝，717-741年在位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的毁灭圣像运动（726-730年间，利奥三世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构成了伊斯兰教征服东方（在）文化上最根本的基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宗教，不如说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另一个新教性质的改革。它要把天主教本身的传统纯洁化，把那些不符合一神教的东西统统消灭掉，然后再结合一些东方的文化传统重新打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的叙利亚埃及之所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圣像破坏派在当地已经打下了基础。而他们打下基础之后又被圣像崇拜派打倒了，于是他们很容易很欢迎教义跟他们非常接近的伊斯兰教统治。
在欧洲的范围，16-17世纪出现了南欧希腊主义的文艺复兴和北方希伯来主义复兴新教改革之间的严重冲突，天主教会等于是夹在中间的地位。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不是联合起来打击天主教会的，而是天主教会站在比较中庸的地位上，文艺复兴把它往世俗化的方向拉，而希伯来主义把它往宗教化纯洁化的方向来拉。北方人认为罗马教会已经太世俗化了，而南方人则觉得它还不够世俗化，应当进一步世俗化人文主义化。所以教皇夹在中间也是相当为难的。从北方教会看，天主教会已经变得跟多神教差不多了，而南方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天主教的圣像中的人文要素还不够。有一个笑话是说南方人文主义学者在称呼天主教的修女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天主教的习惯称她们为姐妹，一定要用罗马词称她们为灶神维斯太的贞女（Vestal Virgins），就是侍奉罗马灶神的处女，她们也是奉行不结婚主义的。提到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的时候，不能称他们是主教，一定要称为罗马帝国的元老（Senatus）。而且罗马的行政官员也都一概称呼他们为罗马时代的执政官、保民官之类的。包括神圣罗马皇帝到罗马的时候也一般未能免俗地接受一下异教的这些头衔。罗马和意大利周边异教的精神和基督教的精神是纠缠得非常紧的，可以说人文主义就是异教精神的一个极端性的复活。这一点严重地激怒了北方的虔诚派。可以说，新教改革是一个大反动，他们对天主教的妥协已经感到不能忍受了。更说得苛刻一点，新教就是天主教内部的一股塔利班式的势力，他们要把教会内部不纯洁的因素给清洗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共和制度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种是南方的人文主义者复活的希腊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就像黎恩济（Cola di Rienzi1313—1354）那样，他的主要理想就是复兴罗马共和国，特别要根据他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要复兴罗马人民对全世界的统治。而南方的各个城邦根据这种精神重建，事先就扎下了浓厚的异教性格。而北方的共和主义有着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士师的共和国，犹太人的长老共和国。北方的希伯来主义的新教改革者在搞宗教改革的同时需要找到一个不同于罗马教会和异教共和国的精神来源。同时他们也不在原有的封建体系之内，他们自己既不是君主也不是贵族，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共和国找一个共同体的宪法来源，自然而然的他们到希伯来主义的传统中寻找这个来源。【问题：萨夫纳罗拉的耶稣基督共和国是罗马来源还是希伯来来源？地理上属于南欧，宪制上属于北欧。阿姨：他从来没有掌握参议会、教团和军队，也没有自己建国，只是依靠“哭党”的力量胁迫元老，用持续的暴民运动压迫修道院，始终不肯接受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会的正式官职，很难认为他的拥护者构成一个共和国。】
16世纪的北欧这等于是一个普遍的潮流。基本上北德地区所有的城邦都多多少少沾染了一点复古主义宗教狂热运动，就像是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吧，大家都要竞争着表态，或者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大家都要竞争性的表态，只有我才是最纯净的伊斯兰教徒。我为了证明我比你纯净，需要把佛像砸掉，这不是因为那佛像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通过这种行动，我能够证明我这个教派比你们教派更纯洁更神圣。根据类似的理由，红卫兵要砸孔庙，同样也根据差不多的理由，北方的宗教改革者要竞相表示他们的虔诚。他们的名字都经常用圣经里面旧约上的名字，不喜欢欧洲贵族的名字。如果你用欧洲贵族的名字威廉、罗杰之类的，就显得有北欧神和异教的味道了。如果你用塞缪尔（Samuel撒母耳）、伊萨克（Isaac以撒）或者是汉娜（Hanna哈拿-撒母耳母亲）这样的旧约上犹太人的名字显然就非常纯洁了。
北欧各国的城邦各有各自表现激进的，最激进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再洗礼派，他们直接了当地宣布，他们的统治者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是大卫和所罗门的直接后裔，他首先要恢复一夫多妻制，像旧约里面的后宫一样，全民按照犹太教的律法来进行。比较稳健的就像加尔文的斯特拉斯堡共和国或者是日内瓦共和国一样，全体市民洗心革面，把所有旧有的东西统统烧掉，然后自己来到河边，大家一起宣誓，从今以后我们要像《圣经》上所要求的那样生活。历史到此为止，历史中断了。我们像是先知以利亚在神殿里面发现约法一样（祭司希勒），像当时的犹太人所做的那样（约西亚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革故鼎新，从此要做一个新人，做一个圣经所要求的好人，建立全新的共和国。当然我们新的约也要按照圣经的约法标准来做。
原文：《历代志下34》
14 他們將奉到耶和華殿的銀子運出來的時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傳耶和華的律法書。
    15 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遂將書遞給沙番。
    原文《列王纪下23》
    4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並把門的，將那為巴力和亞舍拉，並天上萬象所造的器皿，都從耶和華殿裡搬出5來，在耶路撒冷外汲淪溪旁的田間燒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6 從前猶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猶大城邑的邱壇和耶路撒冷的周圍燒香，現在王都廢去，又廢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或作十二宮】，並天上萬象燒香的人；
    7 又從耶和華殿裡將亞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淪溪邊焚燒，打碎成灰，將灰撒在平民的墳上；
    8 又拆毀耶和華殿裡孌童的屋子，就是婦女為亞舍拉織帳子的屋子，
    9 並且從猶大的城邑帶眾祭司來，污穢祭司燒香的邱壇，從迦巴直到別是巴，又拆毀城門旁的邱壇，這邱壇在邑宰約書亞門前，進城門的左邊。
    10 但是邱壇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華的壇，只在他們弟兄中間吃無酵餅。
    11 又污穢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許人在那裡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
    12 又將猶大列王在耶和華殿門旁、太監拿單米勒靠近遊廊的屋子、向日頭所獻的馬廢去，且用火焚燒日車。
    13 猶大列王在亞哈斯樓頂上所築的壇和瑪拿西在耶和華殿兩院中所築的壇，王都拆毀打碎了，就把灰倒在汲淪溪中。
    14 從前以色列王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邊為西頓人可憎的神亞斯她錄、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築的邱壇，王都污穢了，
    15 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將人的骨頭充滿了那地方。
    16 他將伯特利的壇，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裡、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築的那壇，都拆毀焚燒，打碎成灰，並焚燒了亞舍拉。
    17 約西亞回頭，看見山上的墳墓，就打發人將墳墓裡的骸骨取出來，燒在壇上，污穢了壇，正如從前神人宣傳耶和華的話。
    18 約西亞問說：我所看見的是什麼碑？那城裡的人回答說：先前有神人從猶大來，預先說王現在向伯特利壇所行的事，這就是他的墓碑。
    19 約西亞說：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們就不動他的骸骨，也不動從撒瑪利亞來那先知的骸骨。
從前以色列諸王在撒瑪利亞的城邑建築邱壇的殿，惹動耶和華的怒氣，現在約西亞都廢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
    20 又將邱壇的祭司都殺在壇上，並在壇上燒人的骨頭，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21 王吩咐眾民說：你們當照這約書上所寫的，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守逾越節。


